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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农民工吐心声：

再苦再累
拿钱回家就好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合同在手，不怕欠薪

2011年12月19日，记者在青岛福
州南路的泛海名人工地见到林爱国
时，他正在和工友箍钢筋。35岁的林爱
国来自江苏连云港，做钢筋工已有七
八个年头了。

平日里，林爱国一个人在外打工，
老婆在家照顾上初一的孩子。一家老
老小小，都靠他在外面干活赚钱养活。

“一年能拿回家四五万吧，还行。”憨
厚的林爱国说起家人就一直笑。林爱国
所在的项目将于农历“小年”前放假，他
现在最想的就是结清工资回家过年。

林爱国告诉记者，他在这个项目
干了大半年，每个月拿千把块的基本
生活费，等着年底的时候结清工资，带
回家过年，为孩子付学费，给老婆买几
件新衣服，给家里添点新东西。

“还行，工资发得还及时，要是欠
钱，我就不来了呗，在哪儿不是干。”林
爱国告诉记者，他跟分包单位都签了
正式的劳务合同，不怕企业欠薪，“这
个项目还可以，工资给得还及时。”

先回家过年，再回来要钱

不是每个人都像林爱国这么幸
运。在青岛即墨一个项目做油漆工的
朱纪伟正为工资发愁。他跟另外3个河
南周口老乡，在即墨一家工地干了两
个月的油漆工。活干完了，工地还欠他
们18000多元工资没结清。

“我们去年8月份就干完活了，但
是一直没拿到剩下的钱，一个老乡家
里有事先回去了，我跟另外两个老乡
一边在别的工地干活，一边要工资。眼
看就过年了，真是愁死了。”

朱纪伟告诉记者，他们干的工程
是最后收尾的活，所以没签劳务合同，
导致要钱特别难。“我以前在沈阳找活
干，今年第一次来即墨打工，想着离家
近点，但没想到要钱竟是这么难。”

一家老少盼着他带钱回家，朱纪
伟说自己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1月5日，记者再次联系到朱纪伟，
得知他仍未要到工资。“马上就要过年
了，熬不住了，只能先回河南老家，等
着过完年接着要。”

莱西人张吉亭也被欠薪困扰着。
2011年4月，他介绍10个老乡到即墨一
家工地干刮腻子的活，当时约定一天
300元工钱。这个活17天就干完了，按
照约定人工费共5万多元。虽然从去年
6月份开始他就跟建设方讨要工资，但
一直没有拿到钱。

“从来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现在
就想赶紧把钱要回来，要不我这年也
没法过了。”张吉亭说，由于都是老乡，
又是他介绍大家去干活，工人们要不
到工资就去找他，他愁得不行。

张吉亭告诉记者，当时他是跟一个
吕姓小包工头接的活，因为活不多也就
没签什么劳务合同。没想到现在对方不
承认了，“上次要钱的时候，他一会儿说
认识我，一会儿又说不认识我，我们已经
录了音，希望这个证据能管用。”

快要过年了，万千农民工即将踏
上回家的路。在城市辛苦劳碌一整
年，能否顺利拿到薪水，会不会被欠
薪，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

但是，欠薪、讨薪似乎成了每年年
底都会发生的事，即使多家部门联合
起来帮农民工维权，也难杜绝这种现
象。是什么造就了这一社会顽疾？农民
工何时才能流汗之后不流泪？

青岛有大大小小的建筑企业上
千家，竞争激烈，想在建筑市场站稳
脚 ，需 要 一 个 好 口 碑 ，好“ 历 史 纪
录”。如果发生欠薪事件，建管部门
就会给予扣分，这会影响下一年度的
工程招标，严重的甚至会被吊销资
质。很多企业也不想欠薪，垫资付工
资已成为一个行业现象。

但是，建筑企业经常面临拨款不
及时的状况，这时不少企业首先选择
牺牲工人利益，通过挪用工程款来周
转，一旦这个“窟窿”变大了，就会造

成拖欠工资。
而 很 多

踏 上 艰 难 讨
薪 路 的 农 民
工 ，也 有 一
些 共 性 ：因
为 老 乡 或 朋
友 介 绍 到 某
个 工 地 工
作 ，所 以 不
去 签 劳 动 合
同 。等 着 活
干完了，对方翻脸不认账，他们也拿
不出证据来证明。

行业潜规则和维权意识薄弱等
原因，造成了建筑企业陷入欠薪、讨
薪的“魔咒”。如何根治这一顽疾，
是为这个城市付出汗水的农民工的
期盼，也是建筑行业健康发展的期
盼。

本报记者 宋珊珊

本不该有“薪愁”
记者

手记

远离家乡，抛下妻儿老小，在城市里干着脏活累活，住着冰冷透风

的屋子，忍受着思念……这一切，都是为过年时带着“血汗钱”回家，给

家里置办点东西，为孩子付学费，给媳妇买新衣。近日，本报记者走进青

岛多家建设工地，感受工人讨薪的喜怒哀乐。

在青岛福州南路一工地上打工的林爱国，得知“小年”前能结清全部工资后非常高兴。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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